Contemporary Theological Trends 近代神學路向 近代神學的特徵是非常多元化的，無論方法或提議都各有不同，因此要為近代神學描繪一個面譜就極不容易了。其中一個原因，是上一代重要的神學模式〔諸如由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、布特曼（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、田立克（Tillich{\LinkToBook:TopicID=1165,Name=Tillich, Paul}）等大師創立的〕已一一歸隱幕後，卻仍未有一個夠分量的來取代它們。另一原因是，近代神學十分多元化，主題從不同的信仰或宗教傳統，到各種現實問題的關懷都有。再者，今天參與神學對話的，不僅限於歷史、倫理及哲學等範圍，也涉及社會學、人類學和政治科學了。
　　方法論的問題是備受關注的；在過去二十年間，不少專門文章討論到神學的多元主義、歷史相對論（Relativ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02,Name=Relativism}）、神學變遷的性質及連續性（D. Tracy,N. Lash, D. Nineham），以至神學的步驟（D. Kelsey）和神學的教會特性（E. Farley）等。較傳統的項目，諸如神學緒論、認識論（Epistem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09,Name=Epistemology}）、理性與信心的關係（Faith and Reason{\LinkToBook:TopicID=445,Name=Faith and Reason}）或自然神學（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的範疇等，仍吸引不少神學家的注意〔例如德國的潘寧博（W. Pannenberg{\LinkToBook:TopicID=897,Name=Pannenberg, Wolfhart}），和英國的K. Ward, R. Swinburne〕。不過近代亦有人嘗試把神學重心，轉移到神學與敬拜，及宗教想像力。禮儀神學家像溫偉特（G. Wainwright，1939年生）和賓特（R. Prenter，1907年生），把神學的中樞建於讚美神（參三一頌，Dox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383,Name=Doxology}），引起神學界的重視。好些人嘗試探索想像力在神學的功能（T. W. Jennings, J. Hartt, J. Coulson），和非書寫文字的認知意義。這組思想的興起，是源於近代釋經學（Hermeneu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556,Name=Hermeneutics}）大師的作品，如嘉達美（H. G. Gadamer）和里克爾（P. Ricoeur）。亦有人認為敘事神學（Narrative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1,Name=Narrative Theology}）是很有潛力的（H. Frei, D. Ritschl, H. O. Jones, S. Hauerwas等），他們覺得故事與神話（Myth{\LinkToBook:TopicID=824,Name=Myth}）也是傳遞真理的一種工具；這個方向是對抗實證主義者（Positivist{\LinkToBook:TopicID=943,Name=Positivism}）的認識論，企圖為基督教真理建立信心。
　　神學與社會學的合作愈來愈緊密，因為二者都是關注社會的問題；神學更要求在爭取社會公義的鬥爭上，知道自己的位置，嘗試盡上一分力量。「政治神學家」（Political Theologians{\LinkToBook:TopicID=941,Name=Political Theology}）或「解放神學家」（Liberation Theologians{\LinkToBook:TopicID=724,Name=Liberation Theology}）如顧特萊（G. Gutierrez）、蘇賓奴（J. Sobrino）、薛君度（J. L. Segundo）、博夫（L. Boff）、默茨（J. B. Metz{\LinkToBook:TopicID=790,Name=Metz, Johannes Baptist}），和莫特曼（J. Mo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804,Name=Moltmann, Jurgen}）等人均認為，理論不是最重要的，他們強調的是與貧民認同的政治行動，認為這才是神學的首務。解放神學源於第三世界，尤其是拉丁美洲，但解放神學現今已成了西方神學界最重要的議程；此外，黑人神學（Black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20,Name=Black Theology}）和婦解神學（Feminist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58,Name=Feminist Theology}）也備受關注，目的就是彌補傳統神學忽視的地方。
　　雖然近代也有神學家嘗試寫整套的系統神學〔如拉納（Rahner{\LinkToBook:TopicID=983,Name=Rahner, Karl}）、亨德高斯．伯克富（H. Berkhof{\LinkToBook:TopicID=205,Name=Berkhof, Hendrikus}）、艾伯靈（G. Ebeling{\LinkToBook:TopicID=392,Name=Ebeling, Gerhard}）〕，或為基督教信仰作全面的辯護（如龑漢斯，H. Ku/ng{\LinkToBook:TopicID=698,Name=Kung, Hans}），但近代的趨勢乃是儘可能避免建立一種無所不包的體系；特別是在英國，批判教義的作品是當地神學界的主流。他們還把這種做神學的方法用在基督論（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；如M. F. Wiles、 A. T. Hanson），和三一論〔見三位一體（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；如G. W. H. Lampe（1912～80）、J. P. Mackey〕。他們嚴峻地質詢信經式的正統神學，是否仍能應用在近代神學上。其他人如馬斯卡爾（E. L. Mascall，1905年生）、多倫斯（T. F. Torr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170,Name=Torrance, Thomas F.}）及加洛茲（J. Galot），則努力為正統神學辯護，或嘗試尋找新的神學綱領來研究。
　　在某個程度上說，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是重新把忽視經年的創造論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帶進討論熱潮的人，有人就自然界神學（Nature, Theology of{\LinkToBook:TopicID=834,Name=Nature, Theology of}）【編按︰此與自然神學（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不是同一回事】）來討論，如韓德立（G. S. Hendry），或本於人文科學與自然神學的對話（潘寧博），或就基督在自然界所占的地位〔Chr. Link , W. Kro/tke，翁高（E. Ju/ngel{\LinkToBook:TopicID=668,Name=J●ungel, Eberhard 翁高}）〕。近代神學對傳統神論的質詢是相當徹底的，但此教義的重建也成就傲人，特別在拉納、莫特曼、翁高及卡斯培（W. Kasper）等人的作品中。進程神學家Process Theologians{\LinkToBook:TopicID=960,Name=Process Theology}）本於懷海德（Whitehead）和赫桑安（Hartshorne）的形上學來重塑神的屬性，認為神的本體是不斷變易的（J. Cobb, L. Ford）。其他比較傾向持守傳統神學的神學家，則嘗試從基督論來解釋神論〔莫特曼、翁高、巴爾塔薩（Balthasar{\LinkToBook:TopicID=180,Name=Balthasar, Hans Urs von}）〕，他們認為昔日稱神為不變、不動等觀念，是來自希臘哲學多於聖經，與神在基督內表達的人性不符。一些神學家本於此而寫了不少關於受苦的神的文章。聖靈論亦成了近代神學熱切關注的問題，英國的藍伯（Lampe, God as Spirit）、德國的米倫（H. Muhlen）和莫特曼，均重視神藉聖靈接觸人的問題。
　　本世紀神學家對罪及贖罪的問題不大重視，就是有討論，也大多數是研究昔日的理論而已。很多近代神學家只重視十字架（Cross{\LinkToBook:TopicID=329,Name=Cross, Theology of the 十字架神學}）為神啟示祂本性及目的之媒介，忽略了救恩方面的意義，信義宗的神學家就是如此；對他們來說，因信稱義仍然是最重要的，特別在解釋人論時是如此。除此之外，討論救恩論最熱切的，就是解放神學家，及與其他宗教對話的人──後者成了近代神學最熱門的課題之一，主要學者有希克（J. Hick{\LinkToBook:TopicID=561,Name=Hick, John Harwood}）和斯密特（W. Cantwell Smith）。
　　近代人很關注宗教活動的社會含義，因此社會學家和哲學家的理論，與近代的教會論熱潮是分不開的（參教會，Church{\LinkToBook:TopicID=284,Name=Church}），這點與近代教會合一運動（Ecumenical Mov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398,Name=Ecumenical Movement}）的推介也很有關係。表記現象學（phenomenology of signs）為聖禮神學和聖餐神學提供一套新的觀念，其中以席勒伯（E. Schillebeeckx{\LinkToBook:TopicID=1050,Name=Schillebeeckx, Edward 席勒伯}）的作品最具代表性。其他人則討論聖餐到底是一種同在或是獻祭的問題。再者，有些學者（Farley; S. Sykes）則分析，作為宗教體系的基督教到底有什麼功能。在這問題上，聖經在基督徒群體的管治作用，也備受關注。
　　近代神學對末世論（Escha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15,Name=Eschatology}）的討論，多是集中在歷史（History{\LinkToBook:TopicID=570,Name=History}）的意義，和希望（Hope{\LinkToBook:TopicID=587,Name=Hope}）等題目上，特別是潘寧博和莫特曼早期的作品。系統神學家對個人死後之繼續存在及身分，以及死後生命一類語言是否合法，亦引起不少爭論（H. D. Lewis, Hick, T. Penelhum）。
　　總體而論，近代神學家與60年代那種極端的氣氛已大大不同，現今人對方法論及古典信仰綱目都比較嚴肅；他們雖然同樣是具批判性，對自立為權威的（無論是教權方面、信經或聖經），仍然不輕易放過，但對積極建立的責任，現代神學家明顯是更重視的。
　　參考書目
　　A. Richardson and J. Bowden(eds.), A New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Theology(London, 1983)，為近代思想提供極好的介紹。P. C. Hodgson and R. H. King(eds.), Christian Theology(London, 1983) 則是最近出版的優秀作品。此外，Concilium這期刊，常能讓人知道近代神學的發展和趨勢。Expository Time間中有些文章，會為我們報導歐陸的神學發展。【編按︰華人神學期刊，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有增加的趨勢，這是一個好現象；因著仍在起步階段，素質自然難與歐美具歷史的期刊看齊。其中又以天主教的素質比基督教的為優。】
　　J.B.We.

